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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偏 僻 、贫 穷 的 四 川 省 汉 源
县 ，有一位金 发碧 眼 、秀 发飘逸 的
外国 小姐 ，她在老百姓心 中 的地位
和受尊敬 的 程度 无异于能呼 风唤
雨 ，改 变 山 河 的 菩 萨 。她所到 之 处
人们总 是拿 出 家 中 最好 的 食 品来
款待她 ；为 了 感谢她 ，多 少老人 甚
至齐刷刷地跪拜在她的面前……

这位被纯朴善 良 的 中 国 老 人
叩 谢 的 小 姐 名 叫 罗 斯（Rose·A-
cock），来 自 英 国 一个 中 产 阶级 家
庭 ，她 是 英 国 慈善机构 “四 川 农村
发 展 组 织 ”的 主任 ，也 是 汉 源县荣
誉县民 。

为 爱 而爱 ，她成立 了 只有
四 个成员 的 扶贫开发组织

1983年 ，正在英 国格洛斯特读
初 中 的 罗 斯很偶 然 地通过一 本书
得知 ，中 国 是一个历 史悠久 的文 明
古国 ，中 国对世界科学文化的 发展
作 出 了 卓越的贡献 ，特别是对西方
世 界 文 明 进程 的 推动作 用 更 是无
以 伦 比 。从 此 后 ，她对 中 国 充 满 了
兴趣 ，并立志成人 后要到 中 国 去工
作和生活 ，破译神秘而伟大 的 中 国
留在 自 己心中 的未解之谜 。

为了这个理想 ，大学毕业以后 ，
通过有关 国 际组织 ，她终于于1993
年到了景仰 已久 的 中 国 ，并在成都
市环保局环境监测与 生态研究所
谋求到一份工作 。

因 为经常性地到农村进行环
境监测 ，村民们的生存状态渐渐引
起了她的注意 ，她发现中 国农民很
穷 ，生活很不容 易 。因而她决定将
自 己 在 中 国 的工作 目 标由 研究 中
国 人 口 与环境的关 系 项 目 彻底转
变到中 国农民的扶贫工作上来 。

为 了 实现 自 己这一 目 标 ，1994
年 罗斯重新 回 到 了英 国 ，跨进了 利
兹大学的校门 ，读起人类 发展学 系
“ 中 国 农村发 展 与项 目 管理 ”专业
硕士研究生的课程来 。

1995年 ，从英 国 利兹大学毕业
时 年仅26岁 的 罗 斯在英 国 注册 了
属于 自 己 的 、名 为 “四 川 农村发展
组 织 ”的 慈 善机构 。她 的 组 织 也 有
了 自 己 的 正式成 员 ：“她 的 父 亲亚
柯 克 、母 亲 巴 巴 拉 、自 己 及 自 己 的
一名 同学 ，组织 的成 员一致推选她
为主任 ，并全权 委托她到 中 国 四 川
农村开展工作 。

撼 山 撼人 ，她用 血与 泪 书
写 着艰难的 扶贫历史
当 罗 斯 的 “四 川 农 村 发 展 组

织 ”在 英 国 注册成功 以 后 ，她及时
地给英 国驻华大使馆作 了 汇报 ，同
时又准 备了一份详细的 、有关 自 己
的组织性质 、扶贫计划的 资 料给 四
川 省扶贫办审查 。

她 的 计 划 引 起 了 四 川 省 扶贫
办 的 高 度 重视。1996年 11月 ，四 川
省扶 贫办特地安排人 员 陪 同 她到
了 四 川 省 贫 困 县之一 、有7万 多 人
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汉源县考察 。

汉源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大山
丛 中 ，这里 山 高谷深 ，地势险峻 ，自
然条件恶劣 ，跃入眼帘的不是土地 ，
而是一览无余刺痛人心的荒凉和贫
瘠 。千百年来 ，居住在这里的藏 、汉 、
彝 、苗等少数民族食不裹腹 ，敝衣蓝
缕 ，一直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

到 汉 源 后 ，虽 然 罗 斯再三婉
拒 ，但陪同她一道到汉源考察的部
分政府官 员依 然 坚持要 用 摩托车
送她 到机动车 不能 前行 的 地方再
步行。也许是盛情难却 ，罗斯没再
推辞 ，但是她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蜀道难的滋味 ：当 摩托车在悬崖峭
壁 间 的羊肠小道上颠上簸 下艰难
地穿行的时候 ，她的心也跟着提到
了嗓子眼上 。

后来摩托车终于停下来了 ，不
是因为没路 ，而是因 为车胎瘪了 。
于是送他 的 人将摩托车推到 了 路
边一个修 自 行车的地方 。补胎的是

一个衣服破烂的 中 年男 人 ，他身边
带着一个六七岁 的小女孩 。因 为 口
渴 ，小女孩一直缠着爸爸要水渴 。
当时那个 男人忙于手中 活计 ，没有
理睬女儿 。过了一会儿 ，小女孩竟
趴在补车胎 用 的 水 盆 前 咕 咚 咕 咚
地喝起来 了 。

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罗斯吃
惊不 已 。然而她更没想到的事情还
在后头 ：当 那个男 人发现盆里的水
减少了一大截之后 ，竟拿着棍子无
情地抽打着女儿：“该死的东西 ，你
将水喝完了 ，我用什么来补胎？…
… ”面对此情此景 ，罗斯气愤不 已 ：
父亲怎能对儿女这么狠心？当 她明
白 这一切 的 一切都是 由 缺 水 造成
的之后 ，鼻子一酸 ，泪水犹如断线
的珠子般唰唰地流了下来 。

无论走到哪里 ，最牵动她的心
就是那些孩子们。寒风萧瑟 ；由 于
没有足够的衣服用 以驱寒 ，孩子们
的脸被冻得红肿开裂了 ，手上和脚
上也长满了冻疮 ，部分冻疮甚至溃
烂流脓……看到这番情景 ，罗斯心
酸极了 ，她索性脱下了 自 己 身上的
防寒服 ，给身边正好奇地打量着她
的孩子穿上。然而 ，就在身边的孩
子穿上衣服的那一瞬间 ，她惊奇地
发现 ，好几个孩子都一齐钻到了 刚

穿 上 她衣 服 的 那 个 孩子 宽 大 的 衣
摆里 ，只露 出 几双乌溜溜的眼睛感
激 地看着她……短短 的 几 天 考察
之后 ，她 当 即决定将 自 己组织开展
扶贫活动的地点选在了 汉源 。

有 了 目 标后 ，她花去 3000多
元年租 金 在 汉 源 县 供销社宿舍租
了一套房子 ，作为 “四川农村发展
组织”在中 国 的办公地点和 自 己 的
生活起居室 。又买上了蜂窝煤 、锅 、
碗 、瓢 、盆等简易的生活用 品 ，开始
了 自 己职业化的扶贫工作 。

那段 日 子里 ，罗斯十分狼狈 ，她
不仅做不来饭 （因 为她 以 前从来没
做过饭 ，特别 是用 近似最原始的方
式做饭），甚至连生 火也不会 ，每 当
做饭的时候 ，她都弄得一屋子乌烟
瘴气 ，自 己也灰头土脸 。尽管如此 ，
为了 节约钱 以用 于扶贫 ，她却总是
痛苦地吞咽着 自 己 “烹调 ”的半生不
熟的饭菜 ，也常常因此闹肚子 。

虽 然村 民 们祖祖辈 辈 因 为 缺
水而生活得极为不易 ，但是真要改
变 他们 饮 水 现状 也 并非 是一件容
易的事。罗斯刚到汉源的时候 ，她
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

她曾经在为一个村子上马饮水
灌溉工程的时候就有过一段刻骨铭
心的经历 ，虽然那个项 目 按理说是
人心所向 。然而就在该项 目 即将开
工之时不少村民却提出 ，饮水灌溉
问题固然是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之一 ，可是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还有很 多 ，各家有各家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 ，与其上马饮水灌溉
工程 ，不如将那一大笔工程款分给
大家算了 。这种观点罗斯显然是不
赞同的 ，这不符合她及她的组织在
中 国农村开发式扶贫的原则 。

罗斯更没想到 ，在工程正式开
工的那天 ，工地上呼啦啦来了十几
位老人 ，他们中有的人对刚打出 的
岩石和刚挖出 的新土叩头作揖 ；有
的 人气势汹汹地围 着她 、围着施工
人 员嚷嚷着什么 ；有的人抱着施工
队 员的钢钎 、铁锤怒骂不 已 ；有的
人 坐在或躺 在 刚 挖 出 一 点新土的
工地上痛哭流涕 ：

“ 这 山 千万凿不得！不然会触

动龙脉 ，破坏风水。”
“ 破坏风 水 会给 全村 人 带来

血光之灾！”……
老人们声泪俱下的抗议排 山

倒海地扑向她 。
这是怎么 回事？罗斯惊骇不

已 ，脑海中一片空 白 。当 她明 白 要
化解 “血光之灾 ”的最好办法是以
血祭血时 ，她含 泪拿起了一把锋
利的刀 ，毫不犹豫地在 自 己 的手
臂上戳了一条 口 子。“我真诚地祈
祷我身上的血能够化解可能降临
的血光之灾……”她虽不信封建迷
信 ，但她知道这是唯一能够化解村
民们心中恐慌的办法了 。

殷红 的 血从 罗 斯瘦 削 而 洁 白
的手臂上流了 出 来 ，一滴滴洒在工
地刚凿 出来的新鲜泥石上 。

在场的人无不被她的举动惊呆
了 。亲历这撼人心魄的一幕 ，那些
迷信的村民也 全都无话可说了 。

虽然工程 又 如 期举行了 ，但是
经历这番波折之后 ，罗斯内心深处
却泛起一阵阵不被人理解的酸楚 。

痛并快乐 ，鲜活 的 爱情被
扶贫事业 剥 蚀

在英国时 ，从罗斯还未满 18岁
开始就有很多 男孩子喜欢她 、追求
她 ，读大学时追求她 、着迷于她的同

龄人更是不在少数 。男 孩子们追
求她 ，既因为她长得十分漂亮 ，也
因为她成长于一个殷实而 良 好的
家庭 、接受过 良好的家庭教育。但
是她却没有答应他们其 中 任何一
个人的追求 。

对她的选择 ，许 多追求者都
百思不得其解 ，性格外向 者纷纷
向她询问个中原因 。

“ 我 的最爱是中 国 ，我的理想
是要将 自 己 的青春 、学识一点一滴
地倾注给中 国 ，我必须在二者之间
作出选择。”面对这些爱慕 自 己 的
人所提出 的问题 ，她总是神色坚毅
地说 。

没办法 ，他们中不少人 只得放
弃了 自 己 的追求 。

但是也有执著地追求她而愿意
与她一道远赴中 国 ，帮助她成就事
业者。这位为了爱而甘愿放弃 自 己
所拥有的一切 ，远涉重洋来到中 国
者就是理查德（Richard）。他是一位
电脑工程师。1997年追随来到中 国 ，
成为“四川农村发展组织 ”的会 员 。

虽然生长在大城市之中 的他是
第一次踏上中 国的土地 ，也是第一
次参与到中 国西部开发和扶贫事业
当 中 ，更是第一次走进 中 国西部原
始贫穷的大山之中 ，但他却并未因
为 自 己为爱所吃的苦头而后悔 。

自从到了 中 国之后 ，他就努 力
地适应着 中 国 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

适应着扶贫事业的琐碎和艰辛 。
在汉源 ，他与 罗斯一道奔波于

荒凉贫穷的远村僻寨 ，饿了跟村民
一起吃玉米糊 、烤土豆 、荞麦粑粑 ；
渴 了跟村民们一样喝 山 泉 水解渴 ；
困 了 又挤 在村 民 们 的 土坯床 上 睡
觉 。有时候为了配合完成罗斯的扶
贫方案 ，理查德甚至不惜 冒 着生命
危险 。

如 今 倘 若 走进 汉 源 县 顺 河彝
族 乡 板羊村境内 ，可见板羊村的高
山脚下湍急的大渡河上 ，有一段长
度达 到 800多 米 的 输 水 管道横跨
河面 。这个使河对岸旁高 山 上的 山
溪 水能 够跨越 天 堑 的 输 水 工 程就
几乎是理查德用 生命换来的 。

板羊村耕地奇少 ，坡度陡 ，土

壤贫瘠 、山上无木少草 ，自 然条件
恶劣 ；地里能产的土豆和玉米根本
无法填饱人们的肚子 ，村民们生活
得极其辛苦 ；由 于资源匮乏 、经济
落后 ，村民的房子也全都是用土块
垒筑而成 ，简易而破败 。

不仅如此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
是 ，这里 的人们守着 四季流淌着碧
波 清 流 的 大 渡 河 却 饱 受 干 旱之灾
和 无 水之 苦 。这是 因 为板羊村在
大 渡 河 岸 的 高 山 之 上 ，与 两 岸 的
高 山 相 比 ，咆 哮 的 大 渡 河 也 仅是
一条 深 涧 而 已 ，村 民 们 要 从 河 中
取 水 饮 用 或是灌 溉 庄稼真是 比 登
天还难 ，因而村民们一直靠雨水吃
饭和生活 。

为 了 解 决 困 扰 了 板羊村村 民
们不 知 多 少代人 的 饮 水 和 灌 溉 问
题 ，罗斯在广泛地征求了村民们的
意见之后 ，决定为其上马人畜饮水
工程 。

然而 ，罗斯和理查德围绕着板
羊村的地界找了一遍又一遍 ，却一
直没有找到有水的迹象 ：没有 自 然

天成的泉水 ，甚至连地下水也没有
……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 的时候 ，村
里的一位老人却告诉他们 ，要解决
饮水问题只有两个途径 ：一是从大
渡河中 汲水 ；二是在大渡河上修一
条输水管道 ，从大渡河对岸的 山 上
取水 。

这两种办法 罗斯和理查德都曾
考虑过 ，只是所涉及到的工程太大 ，
同时风险也太大 。可是除此以外又
没有其他什么办法 ，他们只得在这
两种不太可能的取水途径中寻找可
能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

他们 很 快 淘 汰 了 在 大 渡 河 中
取水的方案 。因 为要从大渡河中取
水 ，除非有大功率的抽水机 ，要 驱

动大功率 的抽水机则
需要柴 油机动 力 或 电
力 。用 柴油作能源实
际上会 对环境造成污
染 ，用 电 作能源 虽 不

会污染环境 ，但村民们连照 明都用
的煤油灯 ，又哪来的 电呢 ？

于是他们硬 着 头 皮 选择 了 第
二种取水方案 ，在大渡河上飞架一
条输水管道 ，从对面的 山 上 引 水 。
这样可以一劳永逸 。

可是谁去对面的 山 上考察 呢 ？
罗斯 自 己没有攀爬峭壁的本事 ，若
是派本地人去 ，却又得不到所需的
技术参数 。

理查德挺身而出 了 。他找来一
叶扁舟 ，毫不顾忌地向大渡河对岸
划去 。

然 而湍 急 的 大 渡 河 岂 是一 叶
扁 舟就可轻 易 横渡 的 。随 着 小木
舟逐渐划 向 河 心 ，理查 德和小 木
舟 如 漂 流 瓶般地上 下晃荡 ，令人
胆 战心惊 。这时候 罗 斯才 突 然 想
起理 查 德是一 只 旱鸭子 。她 不 由
得大惊失色 。

或 许 是理查 德 的 真 诚 与善 良
感动了上帝 ，他平安地到了彼岸 。
此时 ，罗斯再也顾不得什么了 ，她
泪 流 满面地嘶 声 力 竭地 向 对 岸 的

理查德呼喊 ，请他千万别再划小木
舟渡河返 回 。然而河面太宽 ，她的
声音理查德并未听见 ，理查德在考
察 了 对面 的 山 溪之 后 还 是驾 上 了
河水 中 命若悬卵的小木舟返 回 。

那时 ，面若死灰的 罗斯泪如泉
涌 ，她搂着理查德哭得就跟掉了魂
似的……

然而 ，理查德还是最终离开 了
罗斯 。

理查 德 知 道 罗 斯是 一 个 意志
坚定的 人 ，在事业和爱情两者不可
兼得的情况下 ，她不可能放弃事业
而选择爱情 ，也不可能迁就他 。但
他还 是一 次 又 一 次 委 婉地告诉 罗
斯 ，他希望 自 己 的 事业也得 到 发
展 ，他希望甚至请求罗斯跟着他一
道回到英 国去 ，因为英 国也可以开
展她所钟爱的扶贫事业 ，可以从事
针对于中 国 的慈善事业 。

但是 罗 斯每次 都 态 度 坚 决地
告诉他 ，她的事业在中 国 ，离开中
国她将一无所有 、一事无成 。

他们就在这 种各执 己 见 的 过
程中 产生了分歧 。于是又一次事业
发 展 的机遇 降 临 到理查德头 上 的
时候 ，他离开了 。

理查德离开后 ，好长一段时间
里 ，罗 斯走在 曾 与理查 德一起走
过 、一起奋斗过的地方时都常常会
睹物思人 ，泪眼朦胧 。

但是 ，怀念 自 己 曾经爱过的人
并不意味着她对 自 己 的选择后悔 ，
失去了理查德一人之爱 ，她却赢得
了 更广泛的爱 。

情 系 扶贫 ，她 的 天使形象
成 为 一种精神 力 量

2000年初 ，一位在伦敦大学读
书的 名 叫 范心苗 （Elsa·Fan）的美
籍华 人从国 际互联 网上看到了 “四
川 农村发展组织 ”的 资料后 ，也被
深深感动 ，她多次给罗斯写信要求
到汉源县从事农村扶贫工作 。经过
罗斯的考察后 ，同意她成为该组织
的一 员 ，并批准她到汉源县具体负
责妇女的小额信贷项 目 ，配 合 罗斯
的扶贫工作 。

郭玉梅 ，一位汉源县土生土长
的女孩 ，毕业于四川林业学校 ，现
负责管理组织的林业项 目 ……

如今，“四川农村发展组织 ”在
汉 源 的 扶 贫志愿 者 中 有 “五 朵 金
花”。罗斯是该组织的负责人 ，范心
蕾 （ElsaFan）、凯琳 （CarolineLeg。
os）、郭玉梅是罗斯的得力助手 ，丽
达（RitaBonomally）负责办公室 日 常
工作 。她们分别来 自 英国 、美 国 、加
拿大 、毛里求斯和中 国 ，姑娘们像
罗斯一样 ，每天深入贫困村寨 ，为
心中 的扶贫事业而奋斗 。

罗 斯在 汉 源 的 几 年 扶 贫 工 作
中 ，已先 后为全县 28个特 困 村 中
的 11个 村 落 实 了 具 体 的 扶 贫 项
目 ；为 1万 多 人解决了 饮水问题 ；
有近 3万 人 直 接或 间 接得到 了 她
扶贫善举的惠泽 。仅去年 ，她的 “四
川农村发展组织 ”就资助了 9个村
庄 199名孩子的上学问题 ，帮助两
个 山村新修了学校 ；给 300多 名农
村妇女提供了小额贷款 ；在 8个村
庄建成了 人畜饮水和灌溉水 系 统 ；
为 6个村子提供并种植 了 包 括核
桃 、板栗 、杜仲 、桤木 等在内 的实惠
林业树苗近 20万株……截至 目 前

为止 ，罗斯及她的 “四 川农村发展
组织 ”已 为汉源 当 地贫困村民先后
投资 了近 200万元人民 币 。

为 感 谢 罗 斯 对 中 国 建 设事业
的 热 情 支 持和 友 好 合作 中 所作 出
的贡献 ，1999年 10月 1日 ，国 务院
外国专家局授予 了她 “友谊奖 ”的
崇高荣誉 ，并特邀她参加了 在北京
举办 的 建 国 五 十 周 年 的 系 列 庆祝
活动 ，朱总理还 亲 切地接 见 了 她 ，
高度评价她的扶贫善举 ，并称赞她
为 “参与 中 国西部开发的美丽的英
格兰玫瑰 ”

2000年 9月 ，四川 省政府也授
予 了 她及理查德先生 “外国学者在
川杰出 贡献奖”。

今年 3月 ，她又被四川 省妇联
授予了 “四川 省杰出 妇女”的光荣
称号 。

罗 斯无 偿 的 经 济 支 持给 汉 源
县 的 贫 困 村 民 脱 贫致富 带 来 了 希
望的曙光 。在他们心中 ，罗斯简直
既是 “扶贫天使”，也是 “西洋富
婆”。

然而 ，罗斯是 “扶贫天使 ”不
假 ，但 “西洋富婆 ”的头衔却一点也
跟 她扯不 上边 ，因 为 除 了 一颗爱
心 ，她几乎一无所有的 。

为 了 节 约 更 多 的 钱 用 于扶贫
事业 ，她过得相 当 清苦 ，几乎 也达
到了被别人扶贫的程度 ；在她的家
（ 也是她的办公室 ）里 ，除了与外界
保持联系必要的 电话 、电脑和传真
机要显得时尚一些 以外 ，家具更是
少得可怜且非常落伍 ；沙发是破旧
不堪的布沙发 ；办公桌是别 人淘汰
了的最原始的木条桌 ；电视机是一
台 从 旧 货市场买 来 的 外壳 已 经变
了形的黑 白 电视机……

不仅如此 ，她的 日 常生活开支
更是少得令 人难以置信 ；她每天只
吃一 点 自 己 做 的 米 饭 和 用 少量菜
油炒的素菜 ；有时候甚至吃一个烤
土豆就算熬过一顿 ；倘若遇上忙不
过来 “被迫奢侈 ”时 ，也往往 只到街
上的小馆子买上一两 个馒头 ，拿回
家 蒸 了 吃……几 年 如 一 日 地 如 此
生活 ，她初到汉源时丰满的 身体如
今 已经骨瘦如柴了 。

“ 您 的 多 少青春 已 经流逝在这
片贫穷 的土地上 了 ，您不后悔吗？”
采访罗斯时 ，记者弃满几许怜惜地
问她道 。

“ 我不后悔！”她笑着说：“青春
流失不可怕 ，贫穷才最可怕 。我留
在 汉 源 的 目 的 是 要 让那 些 贫 困 山
区的孩子能够读上书 ，让大 山 里的
村民走向富裕 ，让这里的荒 山能够
变成森林……到那时 ，我才会心满
意足地离开四川 ，离开 中 国。”

“ 为 了 一个崇高 的理想 ，罗 斯
不远万里来到中 国 ，吃尽千辛万苦
参与 中 国扶贫 ，她是 当 之无愧的 当
代 白 求恩！”谈起罗 斯 ，汉源县委一
位姓 汤 的书记激动地说：“不仅如
此 ，她 也是一种精神 力量 ，通过她
对汉源无私的扶贫行动 ，我们看到
了 凭借脚 踏 实地 的 扶 贫 方式使 国
家级贫困县汉源尽早摆脱贫困 ，走
进小康的希望！”

图 片 说 明 ：这就是 心 灵 比 容貌
美 丽 的 “英格 兰 玫瑰”——罗 斯 。

（ 未 经 作 者 同 意 ，本 文谢 绝 任
何形 式 的 转载 、转发 、上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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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燕

这是两则令人心酸流泪的报道 ：一位贫困 山 区的高中毕
业生以优异成绩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 ，但家徒四壁的家庭
却无法承受天文数字的学费 ，在父母四处筹集学费碰壁的情
况下 ，他撕毁了 大学录取通知书 ，继而服 下大 剂 量 的 安眠
药 ，遗憾地离开 了 人 世 。一位母亲 为给 身患重病的儿子治
病 ，在报纸上说 ：为了给儿子治病 ，家里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了 ，
她愿出售 自 己 的一个肺叶或一个肾脏……只要能有钱治好
儿子的病 ，自 己就是少活10年也心甘情愿 。后来 ，她真的卖了
一个肾脏 。但是 ，她的爱心虽然挽回儿子的生命 ，而 自 己的健
康却每况愈下 。

在这里 ，我不想过 多地评价那位高中生和那位母亲的行
为 ，只是感到出现如此悲剧 ，难道社会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改革开放 ，使社会出现了两级分化 ，一部分人逐渐成了
富裕一族 ；另一部分人由 于缺资金 、缺技术 、缺劳力 ，或信息不
灵 、机会不均 ，或企业萧条下岗失业 ，或遭灾患病 、遇到不测 ，
逐渐成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社会
各界应给予必要的人道关 怀 ，政府应在解决生 活 困 难者的
实际困难 、帮助提高生活水平上进一步下功夫 。可是 ，由 于
我们的社会救助跟不上 ，因 生 活贫 困 还 是 引 发 诸 多 问题 ：
有的年轻女性为救亲人 ，不惜典 当 自 己 ，或委 身做 “二奶”，
或甘 当 娼妓 ；有的不满社会贫富不均 ，以死来抗争 ；有的为
生活所困 ，竟做 出违法犯罪的事情来 。当 然 ，生活 困难并不
能成为典 当 自 己 的理 由 ，也不能成为 以死抗争的理 由 ，更
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理 由 。但是 ，让我们仔细想一想 ，如果
不是万不得 已 的时候 ，谁会甘 当别人的玩物？谁不在乎死？谁
又会以身试法？

说实话 ，现实社会就是有一些生活贫 困 者 ，他们不是不
想走发奋图强 、自 我解 困 之路 ，可因种种客观原因 ，任凭怎
样努 力 ，就是脱不 了 贫 、解不 了 困 。但他们不敢 向 社会伸
手 、不敢 向政府喊穷 ，只 是默默地承受着生 活贫 困 带来 的
种种痛苦 。对待这些人 ，社会有必要主动向 他们伸 出 援助
之手 。因为 ，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应让每一位贫困公民享受
到社会的福利应有的人文关怀 。

分配上 的原因□ 文/张琪

我常常听到一些国企的老总爱抱怨 自 己
下属工作不主动 ，每天在企业事无巨细都要自
己操心 ，还有的说给下属的待遇提高了不少 ，
但收效总是不大 ，这使他感到烦恼。

这使我想起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曾作
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 ，说是把六只猴子分别
关在不同的三间房子中 ，第一间房子把食物放
在地上 ，第二间房子把食物分别挂在不同高度
的墙壁上 。第三间房子把食物挂在屋顶天花板
上 。结果是第一间房子和第三间房子的猴子都
死了 。第一间食物好拿 ，两只猴子是相互争抢
打斗而死的 。第三间是猴子拿不着饿死的 ，它
们压根也没有想怎么去拿 。

第二间房子的猴子不但没死还活得挺滋

润 。这说明了 第三个浅显道理 。一是食物要努
力劳动才能得到 。二是要循序渐进由 易到难 。
三是要团结合作 。因为挂在最高处的食品需要
一个猴子骑在另一个猴子身上才能取得。

试想一下 ，我们某些国企的分配上是不
是存在第一间和第三间房子的错误呢？在大多
数的国有企业 ，员工的报酬一般都是按一定的
级别来拿的 ，就拿现在国有通信企业说 ，薪酬

制度改革后设置了大大小小的级别 ，每个人也
就是按岗位拿钱 ，看起来不是大锅饭 ，实际上
又是新的大锅饭 。因为岗位是死的 ，而每天的
工作量和人都是活的 。

有些人在低岗位为了争个高岗位时工作
很勤奋 ，但一旦争到了高岗后他就泄气了 ，因
为他又看到比他更高的岗位的人平时工作似
乎不如他 ，拿的钱却比他还多 ，所以他还是感

到不如意 。另外 ，那些取得了高岗位的 ，一般
来说 ，没有错误是不会被拉下去的 ，衣食无忧
了 ，平时少做多做与利益无关 ，再说少干事也
少犯错误 ，如果 多干事 ，说不准就容 易犯错
误。为了保住高薪 ，他们也尽量少做点事 ，一
切按上司 的 旨意办 ，也无须动脑子 ，即使错
了 ，上司也不会怪罪于他 ，他们虽不会消极怠
工但不会积极进取 。

如果能吸取猴子的实验启示 ，根据不同
的岗位制定出一套较 学的考核办法 ，按每个
人平时的工作业绩来考核分配 ，而不完全按固
定的工资和奖金 ，那么每个人工作起来都会很
努力 ，恐怕还是可以根治职工工作不主动 出
勤不出 力 等痼疾的 。

莫让“末位淘汰 ”伤及自己
□ 文/杨治邦

从未位淘汰问世以来 ，倍受多方赞誉 ：符合能者上 ，庸者
下的用人机制 ，使员工有了危机感 、使命感 、紧迫感 ，激发了大
家的进取心 ，为企业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等等 。

是 “药”三分毒 。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 良药，“末位淘
汰 ”亦然 。我的一位朋友的孩子告诉我 ，他们单位实行末位
淘汰后 ，人与人之间表面上笑嘻嘻的 ，心里谁都提防着你 ，
想方设法找对方的缺点错误 ，团结协作的精神没
了 ，互相帮助更是不可能的事。“末位淘汰 ”淘汰
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淘汰了 团队精神 。

从实践看 ，末位淘汰有一定的指标 ，所以说
不管员工的努力如何 ，淘汰的指标数是不会改变
的 。所谓水涨船高了 ，大家提高了 ，考核的标准也
提高了 ；反之 ，大家降低了 ，考核的标准也降低了 。末位是
一个 “常数”，标准是一个 “变数”，淘汰就缺乏科学性 ，结果
可能有两个 ；相对水平较高 ，合格的 员工也会被淘汰 ；相对
水平较低 ，留用了不合格的 员工 。如果加上情感 因素 ，淘汰
的两种可能就越显突 出 。

末位淘汰让一些优秀人才被淘汰的事屡见不鲜。本地一

电力工程师 ，因某种原因被领导淘汰了 ，却在南方城市珠海被
录用 ，试用期月 工资 6000元 ，一下增加了 4倍。原因是什么？末
位淘汰中的 “末位”只是一个相对比例指标 ，没有质的规律性。
一个员工的合格与否 ，是由该员工对所承担工作或岗位的能
力来判断 ，而不是根据其在企业的整体排名来决定。如某电力
工程师那样。因为末位淘汰出现一些优秀人才被淘汰 ，一些不

合格人员被留用 ，与企业人才需求的初衷背道而驰。
其次 ，以 “末位淘汰”解聘员工违反有关法律 ，容易引发法

律问题。劳动法第 25条第二 、三款规定 ，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
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或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对用
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
动法第 26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

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但应当提前 30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这里 ，
有两个操作上的难点 ：一是企业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双方
没有在合同期满前是否可以采取“末位淘汰”达成一致 ，员工被
“末位”解聘就是违法 ；其二 ，企业如何证明员工确实属于末位 ，
属于不合格？这难度很大 ，一旦出现纠纷 ，处理起来很难很难。

再次 ，末位淘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员工的
压力 ，从积极的方向看 ，压力就是动力 ，可能实现
企业 员工的优胜劣汰 ，但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
的。末位强调惩罚 ，很难使员工有归属感 ，员工的
忠诚度也无从谈起 ，企业的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必然受到很大的损害 ，因此 ，末位淘汰也是一

柄“双刃剑”，弄不好也可能伤及 自 己 。
任何管理手段都不是企业管理的最终 目 标 ，末位淘汰作

为一种手段 ，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
准。我认为 ，我们在采用末位淘汰时 ，既
要看到其有利的一面 ，也要看到其不利
的一面 ，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


